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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台收音机像一个熟
睡的婴儿一样，安静地躺在陈金
旺的怀里。陈山远远地看着他，
他的头发一根也没有掉，仍然是
那么的浓密繁茂，只不过是略略
有了一些灰白的颜色，很像是深
秋农作物上落下的一层霜。在陈
金旺的心里，只钟爱着他品学兼
优的大儿子陈河，一个在北平清
华大学读书的有出息的儿子。陈
河才是全家莫大的荣耀，即使这
个儿子有好几年失去了联系，像
一只突然被风吹走的风筝一样。
大约在两年前的辰光，陈河突然
从昆明往家里寄来了一封信，说
因为打仗，学校先搬到长沙，又搬
到昆明。改了个名，叫西南联
大。他人在昆明。

那天千田英子带着陈山慢慢
退出了弄堂，按荒木惟的吩咐，陈
山不需要再和陈金旺见上面，免
得节外生枝。陈山远远地看着晒
太阳的陈金旺说，老东西，你给我
好好的。

千田英子穿着中国服装，她
一直站在宝珠弄半明半暗的光线
里。她听见了陈山刚才的话，所
以她用蹩脚的中国话说，陈桑，你

父亲叫什么名字？
陈山说，他叫老东西。
千 田 英 子 说 ，很 奇 怪 的 名

字。我也特别想我的父亲，他在
我的家乡札幌是一名酿酒师。

陈山没有理会千田英子，大
步地向弄堂外走去。千田英子紧
紧跟了上来，说，他酿的清酒，在
当地很有名。

陈山停住了脚步，他转过身
来对千田英子皱了一下眉头说，
那你不好好学酿酒，你来我们国
家凑什么热闹？

陈山和千田英子走在回梅花
堂的路上时，刘芬芳穿着一件月白
色的长衫正站在路边看海报墙。
他的身体有些臃肿，仿佛像是要撑
破长衫似的。刘芬芳转头的时候
看到了陈山，于是他离开海报墙，
快步赶上去挡在陈山的面前。刘
芬芳在麦根路开了一家芬芳牙科
诊所，他是嘉兴海盐人，和陈山、宋
大皮鞋和菜刀这些“包打听”比，他
算是最有钱的人。刘芬芳冷笑一
声说，姓陈的，你三个月前卖给我
的那支枪，还是生了锈的，那子弹
像是潮掉了似的，怎么也打不响。
今天你得把十块钱还给我。

你十块钱就想买一把好枪？
十块钱顶多只能买一把弹弓。陈
山说。

弹弓也比你这把破枪好多
了，刘芬芳愤怒地嚷了起来，你忘
了我在码头上杀出一条血路帮你
讨赌债？

陈 山 笑 了 ，识 时 务 者 溜 得
快。你赶紧溜，不然你的卖相会
很难看的。

陈山说完，和千田英子一起
并排往前走去，边走边说，这是一
个疯子，咱们不能理他。刘芬芳还
是追了上来，手搭在陈山的肩上。
千田英子突然出手，扣住了刘芬芳
的手腕，顺手将手腕别了过去。

刘芬芳痛得哇哇乱叫，说你
胆大包天，真是不想活了。他另
一只手拔出了那把生锈的手枪。

千田英子卷腕夺过枪，一脚
又把刘芬芳踢倒在地。千田英子
朝刘芬芳连开数枪，枪枪射在他
裆部一寸的地方，刘芬芳的裤子
随即湿了，整个人颤抖得像是在
抽风。千田英子把枪扔在了刘芬
芳身边，拍了拍手上的灰尘说，胆
小如鼠。

陈山在刘芬芳身边蹲了下

来，叹了口气温柔地说，芬芳，我
说过你的卖相会很难看。你就是
不肯听大哥的。

刘芬芳说，你这个骗子。
陈山又叹了口气说，骗子不

好当。你就是因为没脑子才只会
拔牙。

刘芬芳眼睁睁地看着陈山和
千田英子一起离开，只留给他一

个各自的背影。有路人从他身边
走过，好奇地望着他屁股底下一
摊湿漉漉的地面。刘芬芳忙把枪
捡起来插回了腰间，一骨碌爬起
来说，不许看，特工执行任务。

那天陈山从梅花堂的院子里
回过头，远远地望着怏怏离去的
刘芬芳，突然想起他应该找宋大
皮鞋和菜刀告别的。宋大皮鞋本
来就是一个修鞋的，而菜刀就是
一个磨菜刀的，他们和陈山在宝
珠弄差不多混了有十来个年头
了。陈山看着刘芬芳的身影消
失，然后别转身一步步走向荒木
惟的办公室。荒木惟照例在弹钢
琴，弹琴的时候陈山把想和朋友
告别的意思跟荒木惟说了一下。
荒木惟看上去像是没有听到，他
专注地弹完了一曲钢琴然后转过
身子，对陈山说，肖正国本来就没
有宋大皮鞋和菜刀这样的朋友，
所以你不能去和他们告别。

可我不是肖正国。
忘掉陈山，你就是肖正国。

军统党政情报处航侦科科长。荒
木惟的声音低沉而充满磁性。

那天陈山对着一面墙，久久
没有说话。他觉得人生奇特，宋

大皮鞋和菜刀怎么就突然在他的
生命中像消失了一样呢。他对着
那面墙在心里默念。朝天一炷
香，就是同爹娘。有肉有饭有老
酒，敢滚刀板敢上墙。

陈山又说，再见，宋大皮鞋，
菜刀，还有笨蛋刘芬芳。

叁
在陈山下楼以前，荒木惟站

在楼道口为陈山点了一支烟。在
丝丝缕缕的淡蓝色烟雾中他告诉
陈山，这是陈山在完成任务以前最
后一次抽烟。因为肖正国不抽
烟。然后陈山拎着皮箱，和千田英
子一起走下楼去。荒木惟望着陈
山越来越远的背影，满意地笑了。
他甚至有些喜欢陈山，他认为陈山
天生就是一个特工。无论从哪一
个方面看，现在的陈山都是一个彻
头彻尾的肖正国。甚至他的口音
中，略微有了重庆的味道。他下楼
的时候，连提箱子用的都是左手。
因为肖正国是个左撇子。

陈山每走一步都在惦记着自
己的妹妹陈夏，但是他不知道陈
夏就在荒木惟的办公室里，她把
双手规矩地放在自己的膝盖上，
背对着一扇窗户安静地坐着。她

听到了名种脚步声，并且能分辨
出哪一种脚步声来自小哥哥陈
山。荒木惟推门进来，看到阳光
透过窗户，打在陈夏充满着细密
绒毛的光洁的脸面上。

我小哥哥呢，我为什么不能
见我小哥哥。陈夏空洞地望着前
方，看上去像是同空气在说话。

你小哥哥负有特别重要的使
命。他还不能见你。但是有一天
你会见到他。他让你在这儿等他。

说这些话的时候，荒木惟就
站在窗口目送陈山，像是欣赏一
件心爱的作品。他看到院门口千
田英子和陈山一前一后上了一辆
别克车。车子开走了，荒木惟就
对着窗外说话，陈夏，今天我要教
你弹一首《樱花》。陈夏睁着一双
看不到一丝光线的眼睛，点点头
说，你的钢琴要调音了。我听到
好多杂音。

这是一台斯坦威牌三角钢琴，
钢琴的正上方雕刻着两个栩栩如
生的天使，遗憾的是其中一个天使
的人像在多年的辗转中遗失了。
荒木惟牵引着陈夏的手，轻轻抚摸
着那个仅存的天使说，陈
夏，你愿意做个天使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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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夜放花千树（书法） 马俊明

♣ 董全云

豆芽菜

史沟钩沉

♣ 彭永强

油菜花词
不住地期待。
却又总是在不经意间，迎面撞见

明媚灿烂的你。
盛开的油菜花。
你这春天的封面、闪光的徽章、

高贵的形象大使。
年复一年。
你依旧在林间，在原野，在坡上，

微笑着向我招手。
依旧是辉煌盛装，熟悉的眉目；

依旧是激情演绎的情景剧，馥郁芬芳
的乡土风格。

一部传统的春天的盛典。序幕、
高潮、结局，我已烂熟于心。

鸽子、喜鹊、八哥、斑鸠同台激情
主持，台词自然流畅，旁白天衣无缝，
恰到好处。

迎春花是忠实的票友。
桃花来一场华丽的客串。
紫薇花在火红地走秀。
蒲公英、荠菜是恰到好处的尾花。
紫云英站满田间地头，扬起千万

张红彤彤的小脸。
没有例外，每一年，春天的狂想

曲，总是踏着油菜花金色的旋律唱响。

油菜花。
忧郁的时刻，把脸贴近你灿烂的

花丛。
阴霾的日子，闭上眼呼吸你的清

香。
恬静的瞬间，打开蝴蝶翻飞的篇

章。
欢快的时光，聆听蜜蜂们在金色

大厅娓娓献唱。
油菜花。
你在引爆一场没完没了的花事后，
悄然回到春天这部盛典的后台，
默默孕育自己的果实。

蒲公英
迎着泥土生长。
溪头路边，沟坎岗岭，吐叶、开

花、飞扬。
时常被遗忘、被遮蔽、匿名底层

的物种。
是低贱者最高贵，还是王子流落

民间？
你静默着打坐在古老的典籍中，

一身素衣，掩不住金方的质地。
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疗治恶疾。
人吃五谷杂粮，怎能不生病？严

寒、酷暑，百毒常常侵入肌体。重负、
厄运、灾难，如影随形。欲望、虚荣、
疯狂，歇斯底里。

大地慈悲，庇护众生。
把一颗怜悯之心化作你的万千

种子，播撒四面八方。
谁能脚不离泥土，身融入民间，

走得进茅舍，嚼咬得苦寒，啜饮过你
的汤汁，谁总是根深叶茂。

奇石兰花图
与生俱来的山中顽石。

斜刺突出，冷峻硬朗，一身青苔，
满脸沧桑。

山风戏谑，暴雨抽打，落叶满腮，
冰雪覆面。

白天聆听一片片绿叶临风抒情，
沉浸光与影的交响。夜晚打坐在黝
黑的汪洋，守护凶猛或温柔的野兽在
怀中进入梦乡。

心静如水，在无边的岁月中忘我
修行。

千锤万凿，不改耿直本性。
不远处一棵老树周而复始地发

芽、抽枝、长高，一圈圈年轮书写着无
尽的时光。

是哪一天？一声鸟鸣轻轻落在
身旁。

一睁眼，一蓬绿色的流苏披在肩上。
随后，春风从中抽出兰花。
一遍遍抛洒清香。
是林中的神女，在徐徐吐出仙

气。是泉水般的村姑，发出肺腑的芬
芳。是窖藏千年的心愿，砰然开花。是
琴弦上的娇娘，献出让人颤抖的乐章。

此时此刻。
群山眉目含情。
石头们心旌摇荡。
一草一木纵身加入春天的盛大

合唱。

泥土书
♣ 余金鑫

散文诗页

也 许 是 喝 了 山 涧 里 融 化 的 雪
水，也许是饮了草芽上停泊的清露，
也许是看见了白杨枝头上即将炸出
嫩绿的绛紫色的芽苞……春风中还
荡漾着瓢泼的微寒呢，鸟儿们就按
捺不住内心的喜悦，纷纷对着冉冉
升起的朝阳婉转起来了。你听，一串
串肉声儿，此起彼伏，一呼一应，叫
得人心里麻酥酥的，似乎有一眼眼
泉水急着要涌出来。

鸟鸣分为“鸣啭”和“叙鸣”。“鸣
啭”优美抒情，主要是雄鸟对情感的
抒发。“叙鸣”平实叙事，主要是鸟儿
们对生活信息的交流。春天的鸟鸣
中，“鸣啭”大大多于“叙鸣”，即便是
麻雀嘈杂的叽喳声，也闪烁着阳光的
清亮，透露着压抑不住的激情。

关于鸟鸣的拟声词很多，常用的
有：“噍噍、啾唧、喑、嘶、嘀、嘟、咯、
咕、叽、喳、啾、喃、咿哑、哑哑、哑咤、
呕哑、啧啧、哜哜、咬咬、唳、喁喁、呷
呷、呱呱、咴儿咴儿、啁哳……”这些
词汇倘若写在纸上，那是没有生命光
焰的，就像是一堆生锈的断铁丝。可
一旦它们从不同的鸟嘴里唱出来，立
马就会变得有声有色，珠圆玉润，熠
熠闪光。有的鸟儿还能巧妙地将几个

拟声词组合起来，鸣出的声音就会串
成串儿，楚楚的，有了虹的弧度，溪的
跌宕，北斗似的明灭有致。

也许与冬天过于沉寂有关吧，
春天的枝头上，画眉的鸣声听起来
最响亮。画眉，嘴如钉，身似葫芦，尾
如尺，眼圈大而蓝，头上的羽毛像是
一条黄色的头巾。鸣声圆润晶亮，恰
似一串串水珠。高亢时，开阔奔放，
给人以“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
的感觉。低鸣时，胜似笛笙，使人不
禁联想到“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
得几回闻”的诗句。

山上荆棘丛里栖有一种鸟，俗
名曰：“叽咪”。其身形小极，是麻雀
的三分之一，蓝羽黑喙，头部像黑白
太极图形罩裹而成，叫起来“叽咪
——叽咪——叽咪”，持续的一个音
节儿，就像是有人手拿剪刀，于阳光
下张合不停。伴着叫声，它的翅膀也
会一张一翕，与叫声保持着相同节
奏，迅疾扇动着。

白杨林中有一种鸟，身形似喜
鹊，但羽毛赤红，喜欢站在树梢尖端，
其鸣声极为特别。先是“嘘——”的一
声，中气十足，继而声波下弯，可刚刚
曲出点弧度，又戛然而止，只留下半

弯声音的彩虹儿，挂在半空，令人遐
想不已。我想，这种鸟儿一定是从胸
腔内部发声的，因为它的尖喙不像人
的嘴唇，可以纠起来，吹出这样绝妙
的口哨。

野外的沟渠边还有一种水鸟，长腿
灰羽，叫声只一个词：“呜——呜——”，
但声音中空，嗡嗡有回声，似古城墙上
传来的隔世埙声，古朴沧桑，寒气嗖
嗖。又仿佛是风中立着的一个敞口大
腹的瓶子，兀自自娱自乐地独唱。

春天鸟鸣中，我最喜欢云雀。云
雀唱歌最独特，它是边飞边唱飞向天
空的，而且一唱就从不间断，这在鸟
类当中独一无二，就连布谷鸟也无法
做到。有时走在田野里，云雀会

“嗤”的一声，突然从庄稼棵里射向半
空。当飞至四五十米高处时，它会于
空中悬停片刻，频频鼓翅欢叫，继而
又垂直上升，且飞且唱，直入云霄，
隐身于耀眼的阳光中。

那歌声欢快明亮、纯净澄澈，
如阳光下的碎银闪烁，又似荷叶上
的水珠滚动。打起眼罩，迎着阳光望
去，此时的云雀只剩下一个小小的

“丁”字状的黑影，翅膀恰如同两片小
而黑的草芽，却又迅疾地扇动着，仿

佛那一串串水晶般圆润的歌声，就是
它用翅膀从白云里不断拍打下来的。

云雀是受节气召唤的鸟。淮北平
原上，只要桃花这边一开，云雀那边
就会随之亮开了歌喉。谁也说不清
楚，到底是桃花为云雀歌声而走出闺
房的呢，还是云雀为桃花盛开而纵
情歌唱的？伊始，云雀唱得有些谨
慎，有点害羞，声音听起来怯怯的，
带有小心试探的味道。但一两天过
后，它便唱得自如起来，热烈起来。
上飞时，它飞行的路线近乎垂直大
地，歌声“啾叽——啾叽”的，音频
不快，似乎想挪出点力量来向上飞
腾。但随着高度的增加，音频会越
来越快。飞至一定的高度时，它就
会凭空悬停，连续唱十几分钟也不
歇气，将要降下云头时，它歌声的
音频达到了最快，由原先的“啾叽
——啾叽”变成了“啾啾叽啾啾叽
啾啾叽啾啾叽……”如小说情节中
最高潮最激动人心的部分。

春听鸟鸣，我们得到的是温暖
和喜悦，得到的是净化和深思……
但更多的还是喜爱，因为鸟鸣中没
有假唱，也没有伴奏，这和大自然的
风雨声是一脉相承的。

♣ 李星涛

人与自然 春来听鸟鸣

这是贾平凹酝酿多年立意为秦岭做
传、为近代中国勾勒记忆的史诗巨著。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秦岭腹地
的涡镇，以女主人公陆菊人与涡镇枭雄
井宗秀之间相互凝望、相互依存又相互
背离的命运纠缠为主线，推演了一部宏
阔浓烈又深情悠远的秦岭志。陆菊人嫁
到涡镇时带来三分胭脂地的陪嫁，据风
水先生的说法，这是一块暗通龙脉的神
奇宝地，可出官人。也许是阴差阳错，
也许是冥冥之中，这块承载着陆菊人隐
秘宏愿的方寸之地，竟成为井宗秀父亲
的墓地，墓地下面井宗秀还挖出一面铜
镜……发生在胭脂地上的偶然事件像打
开潘多拉盒子的钥匙，在亘古不变的秦

岭深处开启了一场命运与人性交织、苦
难与超脱并存的历史大戏。井宗秀在神
秘命运和微妙情感的推动下成为陆菊人
远大抱负的执行者，他从一个资质平平
的寺庙画师，通过组建地方武装，与活
跃在秦岭中的其他力量相互制衡和争
夺，逐渐成为盘踞涡镇的实力霸主，却
又在他势力扩张、欲望膨胀的最高峰，
突然毙命。所有的热闹归于沉寂。

这场纷繁迷乱的历史大戏中，作家
还着重凸显了陆菊人的善良、盲人郎中
陈先生的通达、地藏菩萨庙里宽展师父
的慈悲，这些善意与超脱，为整部作
品、为浓稠苦难的人间尘世增添了人道
主义底色。

贾平凹最新长篇《山 本》
一部震撼人心的民间秘史

♣ 李成城

新书架

春之韵春之韵（（国画国画）） 程龙程龙

“大豆芽，歪歪嘴，胖嘟嘟的
没长腿，蹲在水边打瞌睡。”这是
女儿上幼儿园时的一个儿歌，说
的就是大豆生芽。

小的时候村子离集市远，买
菜不方便。村里衡量一个女人会
过日子的标准就是看她会不会做
咸菜和生豆芽，让一个家庭的饭
桌有滋有味。记得母亲生豆芽常
用一个陶瓷盆，不管黄豆还是绿
豆，水恰好浸泡过豆豆。那时生
豆芽不叫生豆芽叫“发”，“发家”

“发财”的寓意，讨一个好的彩
头。每天换一次水，上面用一个
干净的纱布蒙着，就像一个羞涩
的新娘的盖头。

圆头圆脑的豆豆蒙在干净的
陶盆里，第一天没反应，第二天它
就调皮地露个小小的芽。只要水
换得及时，温度合适，第三第四天
它就开心地弯着腰翻跟头。生豆
芽的水一定要换得及时，而且还
有个忌讳，见不得油，否则它就生
闷气，不再长个子，然后结局就成
了一盆臭豆豆。

成年后，读《易牙遗意》说生
豆芽：“将绿豆冷水浸两宿，候涨
换水，淘两次，烘干。预扫地洁
净，以水洒湿，铺纸一张，置豆于
纸上，以盆盖之。一日洒两次水，
候芽长，淘去壳。”如今生豆芽，与
古法相差无几。

史料记载，豆芽起初并非是
菜蔬，古代瓷器经海外销，聪明人
想到一个好办法：将瓷器装箱之
前，在瓷器的空隙里撒上黄豆，浇
上水，豆子遇水生发，填满缝隙，
且豆芽又具弹性，保护瓷器历经
万里，完好无损。

食用豆芽始于宋朝，豆芽与
笋、菌并列素食三鲜。豆芽菜出
身卑微，却是菜中百搭，可贵可
贱，可荤可素。可配肉丝、鸡丝、
火腿、木耳、韭黄、干豆腐、笋丝
等。从不争味，却能提鲜，是个憨
厚的好伙计。去北京，吃碗炸酱
面，放点豆芽菜，味道迥然不同。
一道水煮鱼，麻辣鲜香，少不了豆
芽菜的铺垫。而大饭店的厨师熬
制老汤时更少不了黄豆芽。

黄豆芽的生法与绿豆芽相
同，只是芽儿一两厘米即可，炒
肉，炖鱼，做汤都好。和土豆条熬
汤，营养丰富，解腻温寒。水萝卜
芽菜，绿叶粉茎，颇为养眼，撒上
一点绵白糖，清新润口，解酒尤
佳。还有一种黑豆芽，其实是黑
豆苗。用土培植，长两寸余，小叶
初绽，一身碧绿。用五花肉炒之，
味道浓郁，不可多得。

几个朋友在一起喝酒。在饭
馆点了一份绿豆芽炒韭菜，他说：
这道菜叫“白蛇炒青蛇”，白蛇是
豆芽，青蛇是韭菜。听了不觉登
时大笑，这名字实在不着边际，不
过也好，有故事可以下酒了。

前几天去看母亲，又谈起了
生豆芽。那时用的水是村里的井
水，炒菜是父亲垒的地锅灶，烧火
是家里的柴火。而现在吃的是加
了消毒剂的水，尽管在菜场睁大
眼睛，一不小心买的就是加了增
长剂的豆芽菜，母亲老了，不再生
豆芽了，那些弯着腰的豆宝宝，还
有小时候母亲做的豆芽菜都快成
了梦中的味道。

记得上学时一个同学发育不
良，又瘦又小，常被人形容成“跟个
豆芽菜一样”，可是同学聚会时他
竟胖成了个“面包”。站在镜前，我
也日渐丰腴，想想豆芽的纤细白嫩
苗条，如今，说人长得像豆芽菜，纤
细白嫩，竟是如何欢喜的奢望！

知味

纵观韩昌黎一生，常常令人五味陈杂，其
中最让人遗憾或者深思之处，当属他之殁亡。

白居易曾有诗云：“退之服硫黄，一病迄不
痊。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得丹诀，
终日断腥膻。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棉。或疾
或暴夭，悉不过中年。”诗中提及当时的骚人墨
客韩愈、元稹、杜牧、崔云亭等人，这些人一心
热衷于养生保健，追求不老之术，没料到最终
误入歧途，不仅未能延年益寿，反受乱补之害，
因之殒命，时年仅五十六岁。

韩愈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著书立说，传世
千年，苏东坡赞之曰“文起八代之衰”。作为破败
之家出身之人，晚年官至吏部侍郎，称得上名利
双收，风光无限。然而，大名鼎鼎的韩昌黎，在私
生活上却让人大跌眼镜。他好赌、贪杯，还好色
狎妓，危害更为严重的是，他还崇尚魏晋士人的
服散遗风，并因之致病，最终不治而亡。

根据史料分析，韩愈之死，归罪于“风疾”，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风”；韩愈之所以会
患上中风，与他嗜食硫黄密不可分。

硫黄作为中医常见的一味药材，有其疗效所
在。《神农本草经》记载，硫黄性味酸温，有小毒，
外用杀虫疗疥癣，内服壮阳散寒、缓泻祛痰。然
而，不容忽视的一点是，硫黄有毒，长期或者大量
服用无异于自戕。历代诸多的热衷养生之人，由
于笃信硫黄的保肾壮阳作用，常常对之青睐有
加。晋代士人钟爱的“五石散”，就是由硫黄、钟
乳石、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炼成。

韩愈青睐硫黄，并别出心裁地“发明”了服
用新方法。宋代陶穀《清异录》记载：“昌黎公
逾晚年颇亲脂粉，故事服食；用硫黄末搅粥饭，
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公日
进一只鸡，始亦见功，终致绝命。”韩愈晚年时
仍热衷女色，据称他养有两个侍妾，一个叫绛
桃，一个叫柳枝，两人能歌善舞，风姿撩人。为
了享受美色，年事日高的韩愈，热衷于补肾壮
阳之术，他别出心裁，先将硫黄研成末喂公鸡，
等公鸡长大后再食鸡肉，希望既能补肾壮阳，
又能不伤身体，从结果来看，绝对称得上徒劳
无益，引祸上身。

韩愈的悲剧仅仅是成千上万因乱补而丧
命者的一个缩影。从现代医学来看，硫黄、五
石散等诸多所谓的丹药，这些矿物质中含有诸
多重金属类的毒性物质，少量服用，对人体尽
管有慢性伤害，但尚不至于致病，但如果大量
摄入，长期积累，定会导致人体代谢紊乱，长此
下去，引发中毒，导致重病乃至死亡，都是不可
避免的事情了……

乱补之殇


